
白鹭的幻想
成都市中和中学初一1班 冯灵芸

清晨，河岸，站立的白鹭。
暖风吹来，白鹭的羽毛蓬松地张

开，仿佛盛开的莲花。它的双爪深陷淤
泥，细长的腿被染成褐色。人们对正在
沉思的它指指点点，可它望着河面或更
远处飘忽不定的景色，沉浸在自己的幻
想中。

它看到一只苍鹭，暗橙色的喙，灰
色的羽翼上有黑色和白色的点缀，这
只苍鹭大方端庄，一举一动是那么优
雅。不像自己，只有单调的白与黑。
波光粼粼的水面映出自己的倒影，它
看看自己，又看看那边的苍鹭，觉得自
己简直粗鄙不堪。

“哇，快看那只苍鹭！已经捕到一
条大鱼了！”人群发出惊叹。它循声望
去，那只苍鹭已经捕到一条胖乎乎的大
鱼，正喜滋滋地朝岸边走……如果自己
是一只苍鹭该多好，它想。

它低头喝水，刚刚啄起一串晶莹的
水珠，便有一只同类过来了。它定睛望
去，那只白鹭很漂亮，身体柔软圆润，细
长的腿，雪白的羽，乌黑的眸子顾盼神
飞。它不由得自惭形秽。

它靠近那只白鹭，想上前去打个招

呼。可那只白鹭睬都没睬它，在它旁边
觅食，过了一会儿急急地飞走了。应该
是自己太难看令人讨厌了，它想。

忽然它觉得肚里空空的，抬头看，
太阳升到了半空，似一块鸡心石一样，
迸射出更亮的光。它离开了河岸，向更
深的水域找寻食物。清清的水洗净了它
的羽毛，荡着它的双足，它从水面看出了
自己的倒影。长长的喙，S形的颈，胖胖
的身子。虽然，比起其他同类，它没有那
么纤瘦小巧，但却显得更加丰满可人；少
了几分娇美婀娜，但看上去憨厚朴实。
它才惊觉：自己其实很美，只不过在与别
人的攀比中扰乱了想法罢了。

一条银色小鱼游过来，白鹭用尖利
的喙快速地向那条鱼啄去，水面溅起一
团水花，等它再抬起头来，那条鱼已经
在它的双喙之间无力地扭动了。带着
捕到食物的喜悦，它将那份午餐吞进了
肚里。

“哇，快来看，这只胖胖的白鹭也捉
到鱼了！”人群中又传来惊叹。白鹭展
翅飞翔，人们的眼球追随着它，直到它
的倩影消失在午后的阳光中。

指导老师：陈育清

一个多月前，我放学回家，看到小
区花台边有一节巴掌长的树枝，便带回
家插在瓶子里。两天后树枝全枯萎了，
褐色的枝条孤零零地，没有一丝生气。
我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将它放在窗台上
不再理会，渐渐也就忘记了。

最近我的成绩下降得厉害。父母
很焦急，我也很难受。我曾问自己“什
么时候到头呢？”回答我的是一次比一
次低的分数。端午节前，英语随堂测试
成绩出来了——62分。为什么？难道
自己每天不够用功吗？那个分数仿若
一个梦魇扼住我的喉咙……

我不想再去分析错题，只想把那张
试卷远远抛开。我将脑袋枕在椅背上，
望向窗台。落日的余晖已从窗台上消
失，对面写字楼次第亮起灯光，想要撕
破这黑夜。窗台上有许多植物，大部分
都是妈妈买来的花。它们有洁白高雅
的百合花，有中通外直的莲花，有香气
馥郁的栀子花…当然还有我那插在瓶
子里的树枝，枯叶蜷缩在树枝上。灯光
透过玻璃窗投射在它的背面。

“它早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放在

这儿？”我站起身打算将它丢掉。突然
我停住了脚步，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
树枝。枯枝还是枯枝，只不过在枯枝
与枯叶间藏着一粒小小的绿点。这绿
点是那么小，但又是那么显眼，就像是
死亡幽谷中绽放出的一朵生命烟火。
我将它从花瓶中提起，它的根部竟长
出了一段白白的根须。它还活着？
不，它从来就没有死！它渴望生命，在
干枯的外表下默默积蓄能量，那一点
绿、那一撮根须就是最好的证明。这
样的结果，需要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做
到呢？被折断，哪怕失去枝叶，也要再
次焕发生机，它没有抛弃希望，希望便
没有抛弃它。

我羞愧难当。62分便会叫我趴下
吗？眼前的枯枝，那一点点的绿意，仿
佛变成一束绿色之光，让我豁然开朗。
我放下花瓶赶紧找回那张英语试卷，认
真分析每一道错题。我告诉自己必须
要重新振作，因为我不能抛弃希望。

那一截枯枝，在暖黄的灯光下被镀
上了一层金边，充满了生机，也见证了
我的成长。

枯枝
成都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七年级七班 朱泓宇

每个人的天空都有闪烁璀璨的星
光，它是梦想，给人以方向、目标、勇气。

正值青春的我，不只一次想过：
“世界有万千美好，为什么不去看看
呢？避开一切冗杂、世俗之地，何乐
而不为？”于是，我有了梦想——做一
个旅行家。

当你盯着电脑时，阿拉斯加的鱼
正跃出水面；当你愁眉发呆时，梅里
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在
挤地铁时，高原的云鹰已直入云端。
这个世界，有一些穿拖鞋走不到的

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香气，
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

在这里，我想引用林语堂的一句
话：“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
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
探险意志。”这说明，真正的旅行家不
只是身体在路上，意志、心灵也都必
须在路上。因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
是为了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
为了自我的提升与改变。

我的梦想——做一个旅行家，只愿
我见天见地后，最终见到真实的自己。

大人们常说，“二月二”理发，一
年顺顺利利。今年“二月二”，我已无
心理发，只有深深的遗憾。

初次在“二月二”理发，我8岁。
爷爷将他那辆陈旧的自行车从车库移
出，笑着说：“上来吧！”我跑跳着坐上
自行车的后座，揽着爷爷的腰，一路上
与爷爷嘻嘻哈哈谈笑。自行车拐过一
片竹林，爷爷说，理发的地方到了。

我失望极了，理发店不是一般简
陋：没有修长指头的理发师、在城市
里随处可见的推子、明亮到发亮的镜
子，只有一把闪闪发亮的剪发刀，一
面古铜色的铜镜，一位双手总共只有
六根指头、身材矮实的理发师，人称
发叔。我差点要打退堂鼓了，“只受
这一次苦吧。”我无奈地想。

发叔将抗拒的我按在一把很有
年代感的木椅上，用水壶喷水让我的
头发保持湿润。发叔解释为什么要这
么做，这些步骤，城里的理发师也会做，

但他们却未曾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
理发结束，爷爷过来拍打我身上

的碎发。临走时，我对发叔说了声
“谢谢”。

第二次“二月二”跟着爷爷去理
发，我10岁了。理发店里，依旧是那
面泛黄的古铜色铜镜，理发的依旧是
发叔。这次理发，依旧是用那把闪闪
发亮的理发刀，可我有了它将消失的
预感。

我12岁那年的“二月二”，又跟着
爷爷去了发叔家。果然 ，不再有任
何具有年代感的东西了，那把闪闪发
亮的理发刀、那面泛黄的铜镜、那把
古老的椅子，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
是时髦的理发工具。我没有一点兴
奋，反倒多了几分失落。

他们并不知道我留恋的是什
么。到了今年“二月二”，我已无心去
理发了。

指导老师：笑歌

我的梦想
成都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初2020级12班 袁硕

“二月二”的记忆
成都市天府师一学校八年级8班 李俣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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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卖报人。他的报亭很小，里
面只有一堆报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

每天清晨6点，他就到了报亭，整
理报刊。整理完了吃早饭：一根油条，
一杯豆浆。吃完后，他开始叫卖，有人
买报，他都会说：“谢谢！”

中午，他会吃一碗米饭，喝一碗汤，
每天如此。下午，他会稍微休息一会
儿。晚上收工前，他会一遍遍检查，然
后锁上门，回家。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人走着走着就

倒了。他跑过去，把那人背到阴凉处，
又到小卖部买来一瓶水，给那人喝下
去。一会儿，那人醒了过来。他问：“还
有哪儿不舒服吗？ ”那人摇摇头。那
人走后，他又回到报亭。

还有一次，他为资助一个小朋友，
四处奔波，终于为小朋友盖了一个家。

现在，他成了一位老人，生病住院，
时日不多了。

那天，下着雨。他走了，听大人们
说，他走得很安详。

卖报人
绵阳富乐国际学校四年级2班 李石铂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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